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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過去二十年中國在世界許多地方曾經保有正面或至少中性的形
象，但這四年來，其全球形象已大規模地惡化。形象惡化的情形
不只發生在美國和日本等民主先進國家，這些國家與中國早已關
係敏感，在非洲、亞洲和東歐的開發中國家也逐漸惡化。在 1990 
年代和 2010 年代晚期，中國曾與這些地區的國家保有正面關係。
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國現在擁有數十年來最糟的公共形象。1

這樣的負面觀感是中國近來全盛時期的鮮明逆轉，中國在全盛
時期曾在許多開發中地區推動大型軟實力運動；誓言成為有別於
美國干涉主義的強權；並雄心勃勃地展開「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許多開發中國家，甚至還有一些富裕民主
國家的民眾，回應此魅力攻勢並將中國視為相對正面的國家。2更
重要的是，2008 至 2009 年金融危機重創美國經濟模型之後，越來
越多的國家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感興趣。

造成中國日益惡化的全球公共形象有許多原因。中國在其境內
全面崛起的威權主義、掩蓋其新冠肺炎（COVID-19）的爆發源
頭，以及蠻橫鎮壓香港和新疆，已損害多國民眾對其觀感。中國
持續的 COVID-19 清零策略，斷絕了大部分的世界連結，逐漸削
弱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關係，並讓人對中國發展模式產生懷疑
（甚至部分中國民眾也感到懷疑）。3在習近平政權之下，中國愈
發好鬥的「戰狼」外交，以及對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和大型中國
民營企業的經濟脅迫，使得全球對北京的觀感每況愈下。4也許同
樣重要的，中國的軟實力（透過媒體、文化外交和海外援助的說
服和吸引其他國家的能力）近年也逐漸下降。5

儘管沒有任何程度的負面公共形象和衰弱的軟實力可以完全
削弱全球強權和貿易強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但仍使北京達成其目
標的能力變得棘手。這些不足之處阻礙著中國與貿易夥伴的經濟
關係，也失去了部分亞洲、歐洲和北美洲貿易團體的既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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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的好鬥、日益漸增的威權主義，以及與俄羅斯的密切連
結有所顧慮，有些國家正聯手努力減少對中國的貿易依賴。

中國公共形象不佳亦損害其戰略目標。中國的不得人心讓北京
在民主國家達成戰略目標充滿挑戰，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知道他
們的選民現在有多不喜歡中國。中國的形象也徹底削弱其投入於
復興曾一度有效的軟實力運動的努力，傷害其經由國營媒體、外
交官、孔子學院，以及其他軟實力途徑展現正面形象的能力。

此惡化情形對美國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具有重要含義，並妨礙
了對全球議題的合作。廣泛的中國負面觀點，加上隨著北京專注
於國內政治和清零政策而使其日益孤立，讓主要民主國家更難以
與北京針對需要合作的議題（除了與中國越來越緊張的關係）進
行合作。尤其是處理氣候變遷和全球公共健康，例如為下一波疫
情做準備。

在此同時，伴隨許多國家越來越害怕北京，中國的負面全球形
象提供了美國和其他合作夥伴戰略和經濟機會。他們現在能更輕
易的合作建立各種對抗北京的非正式聯盟，措施包括限制中國存
取重要技術、在聯合國等國際論壇阻礙中國（北京向來在聯合國
無往不利），以及利用新形成或更緊密的軍事關係限制中國。6除
此之外，隨著中國的人氣急遽下降，以及跨國企業在中國遭遇更
多挑戰，美國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讓這
些國家的公司和整體經濟對北京的經濟和外交脅迫更具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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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五到七年為止，中國運用有效的綜合軟實力計畫，較微妙
地推廣其發展模式、增加對外援助、支持其他國家的華人，以及
適度、相對謙遜的外交手段，在世界各地許多地方建立正面的公
共形象。

人氣時代

90 年代中期至晚期，北京有效運用謙遜和適度的正式外交手段、
其他類別的軟實力，以及相對節制的外交政策，在亞洲和世界其
他地區的許多國家培養其自身的正面形象。7在此期間，中國開
始擴展資訊工具，並針對不同國家當地市場量身打造其國營媒
體。82000 年，北京推出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國際版，以英
文播報的全球新聞頻道。9 

北京還增加了國外官員培訓計畫，大部分的對象來自開發中國
家。10發展計畫內容包羅萬象，從打擊貧窮、吸引投資到改善農
業產量，以及定期凸顯中國在這些區域的成功。在此同時，中國
的外交官公開重申北京將保持謙遜、非干預主義的強權（與美國
對比），並且將支持各國的發展途徑，不會強加中國模式。那時
候，中國國內在胡錦濤主席的領導下，正經歷溫和的自由階段，
儘管仍保持威權，但其嚴重濫用尚未昭然若揭。

從人氣王 
到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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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政府及省政府，也提供新的獎學金經費，以增加就讀
中國大學的外籍生人數。11因為來中國留學費用便宜或免費，大
部分的學生來自開發中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2000 年代中
期，前往中國留學人數最多的前十名國家中，有三個是東南亞國
家。122002 年至 2016 年期間，中國的外籍生總人數大約成長了四
倍，達到 442,000 人。13就讀中國大學的外籍生回到原國家，成為
宣傳中國美好形象的重要的管道。14

在此同時，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人數逐漸增加，前往新加坡等
東南亞國家，以及包含美國、澳洲和紐西蘭在內的西方國家。15

中國接著在 2004 年推出孔子學院專案，與大學合作開設中國語
言和文化研究學程。中國在開發中國家設立了許多最早的學院。
對於已開發國家較為富裕的大學，孔子學院總部提供的經費並不
多，但向孔子學院開啟大門，是向中國示好的重要訊號，有可能
帶來其他好處。越來越多的外籍生來自中國，而這些外籍生支付
全額學費，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在中國的大學設立合作學
程。2004 到 2005 學年度，美國第一所孔子學院啟用時，大約有 
62,500 名中國學生前往美國留學。162010 年之前，美國大學有超
過 157,000 名中國公民。17 

北京也擴大官員互訪外交，特別是在亞洲，但也在非洲和拉丁
美洲進行，那時美國越來越不受歡迎，主要原因為伊拉克戰爭。
北京增加高階領導人和其他高層官員前往多個鄰國訪問，並歡
迎那些國家的官員來中國進行更多訪問。18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Wilson Center）的 Prashanth Parameswaran 發現，1990 年至 
2007 年期間，中國高層領導人前往東南亞國家訪問的次數（反之
亦然），大約成長了三倍。19 

在此時期，北京還擴大了對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及其他地
區的外國援助。20從 2000 年到 2012 年，中國光是對非洲就投入了
超過 $520 億美元的援助，北京逐漸成為該洲實體和技術設施的主
要提供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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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努力大部分都很成功。由 GlobeScan 和美國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國際政策態度計畫（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執行的 2005 年綜合民調顯示，幾
個東南亞國家的多數民眾（包括區域巨頭印尼和菲律賓）認為中
國的影響為正面影響。22亞洲民主動態（Asian Barometer）調查
資料也提出相似的調查結果，該調查為跨區域衡量民眾意見最全
面性的專案。其他開發中地區對中國的觀點也相對良好。與亞洲
民主動態相似的非洲民主動態（Afrobarometer）調查專案，發現
在 2000 年代中期，超過 60% 的非洲民眾認為中國對其國家提供協
助。23 

然而，不只是東南亞鄰國和非洲及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在 
2000 年代晚期和 2010 年代早期對中國持正面的看法。2007 年皮
尤（Pew）的研究顯示，英國、加拿大、南韓、瑞典，以及許多其
他富裕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印象良好。

情況逆轉

從 199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中期的這些巔峰時期，北京的公共形象
和整體軟實力現已降到最低點，即便已透過「一帶一路」增加國
外援助；在國營電視、廣播和其他大眾傳播花費數十億；以及投
入各種心力擴大文化外交、外國人訪問計畫，以及就讀中國大學
的獎學金。

即便美國尚未完全恢復全球對其在稍早年代風光一時的領導和
民主信任度，中國負面公共形象目前已搖搖欲墜。242021 年皮尤
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十七個國家民眾進行研究，發現「對中國持反
面看法⋯⋯已達或接近歷史新高。多數接受調查的先進經濟國家
中，絕大多數民眾對中國普遍持負面看法」。25 

此研究涵蓋各種類型的國家，包括許多在過去對中國有好感的
國家。實際上，該研究包含法國、荷蘭和英國，這些國家在 2010 
年代中期僅少數民眾對中國持反面看法。26在東南亞，中國可能已
在此地區運用其日益茁壯的貿易整合主導地位來鞏固其形象，而 
2022 年稍早，由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發布的年度綜合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東南亞民眾「擔
心［中國］日益茁壯的地區政治和戰略影響」。 27 

從人氣王到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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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 Sinophone Borderlands 於 2020 年針對包含多個中歐和
東歐國家的歐洲十三國民調發現，十三國中有十國的民眾現在對
中國的看法，負面多於正面。28因為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對俄羅斯
的支持，中國在中歐和東歐的形象很可能只會更加惡化，該戰爭
導致該地區的反俄情緒持續升高。

甚至在中東和非洲，中國在該地區已大力投資基礎建設，某些
國家對中國的觀感已然惡化。29如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學者 
Charles Dunst 寫道：「大部分的菲律賓人，以及土耳其和印度多
數人，對中國持反面看法。在柬埔寨和辛巴威等國，對中國的反
感也正在升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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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挫的全球形象並非單一原因所造成。在諸多原因中，其形
象暴跌來自差勁的外交手段、更頻繁的經濟脅迫、衰退的軟實力
投入，以及與俄羅斯日益茁壯的連結。

疏離的外交投入

近年來，中國從奠基於鄧小平後天安門準則較為溫和的外交政
策，看來謙遜和等待時機，轉變為目前攻擊性（通常好鬥）的外
交形式。31此一新外交方式，結合了對國家和國外及中國國內跨國
企業更頻繁的國家經濟脅迫，在日益上升的負面觀點無疑扮演了
重要角色。

2012 至 2013 年習政權開始之前，已有一些中國日益好鬥
的跡象，但是是在習政權下發展為公然的攻擊性外交。儘管如
此，2010 年，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河內的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東協）高峰會上對東南亞領袖展開抨擊，預告了北京
傾向採用的新外交方式。32在東協領袖抱怨北京的南海政策後，楊
潔篪說：「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國家都是一些小國，這是無法
改變的事實」。33 

不過，這在當時仍屬於中國外交的例外情形。除此之外，當時
的中國主席胡錦濤採用自鄧小平以降中國最高領導人普遍的共識
威權風格統治中國，其溫和的形象可能多少有助於使北京看起來
對其他國家較不具威脅性。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形象崩 
壞了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形象崩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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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習近平鞏固國內政權，剷除潛在對手，並終止共識威
權主義，改採現在基本上一人統治方式，透過演講和行動，他展
示了希望中國取回其主導地區和全球權力的地位，並將中國模式
推廣至全世界。34他公開表達國家主義觀點，並且有別於毛澤東時
期以來的領導人，推廣中國發展模式。隨著習近平的領導，中國
外交手段劇烈轉變為楊潔篪 2010 年發表的聲明類型。其他部會首
長和大使，受到中國越來越國家主義的國內政治灌輸並追隨習近
平的榜樣，早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就開始經常在外交國家
發表敏感、國家主義、華而不實的辭令，使得中國和許多主要民
主國家之間的鴻溝加劇。35 

例如，2018 年，中國駐瑞典大使因為擅自闖入旅社的中國遊客
遭到驅離，而猛烈抨擊瑞典警察。36中國大使開始要求調查，並聲
稱驅離旅社是「嚴重違反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37

同年，如新聞工作者 Peter Martin 在《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
交的形成》書中記載，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高峰會上，四位中國外交官據報導
試圖推開守衛硬闖巴布亞紐幾內亞外交部長辦公室。38他們顯然企
圖插手變更通常出自高峰會的公報內容，其中包含一行有關不公
平貿易作法。39最終未發布公報，但該事件顯示某些中國外交官的
侵略行動。

在習政權之下，某些最苛薄的外交官在外交部快速晉升，這讓
其他中國外交官發現此舉是升遷的康莊大道。北京將趙立堅從巴
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中國使節團二級外交官（相對默默無聞的
工作），提拔至外交部資訊部門的高層。40在巴基斯坦時，趙立堅
以發布極為大量的 Tweeter 推文聞名。41趙立堅並未假裝謙遜，而
是使用 Twitter 強硬攻擊中國評論家。他告訴其他國家「新疆不關
你們的事」，並在英國政府呼籲香港當局克制對待當地抗議人士
後，宣稱許多英國公民是「戰犯後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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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和目前在烏克蘭的戰爭，中國魯莽的外交官用言語攻
擊其他國家，並散播有關 COVID-19 源頭、美國對疫情的回應，
以及許多其他主題的假消息。最近幾個月，中國外交官還散播關
於烏克蘭戰爭的俄羅斯假消息，國內媒體管道暗示俄羅斯才是真
正的受害者。43 

這意味著中國外交官進一步使用假消息，北京擴大另一個主
要威權國家的謊言——而北京與該國關係已變得極為緊密。44中國
在使俄羅斯假消息上線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散播這些謊言很重
要：許多俄羅斯對外管道遭到各國政府和科技平台審查或禁止，
但中國的對外管道並未受到此待遇。45

經濟脅迫

在此同時，中國已越來越不忌諱其對於批評中國外交和國內政策
的國家採取經濟脅迫，同時，某些 BRI 面向已證實對接收國帶來
許多問題。北京已使用脅迫對付許多國家和跨國企業，他們對中
國視為重要的議題採取批評的立場，包括台灣、南海、香港，以
及新疆，或是批評習近平領導能力或要求調查 COVID-19 源頭。

最近的分析也揭露中國以異於其他捐贈者的方式，談判國外援
助交易，這逐漸削弱藉由 BRI 在開發中地區建立的有好。46而這些
專案本身也不斷累積難題。研究機構 AidData 的一份指標性研究顯
示，「35% 的 BRI 設施專案組合已面臨大型實施問題」——這些問
題導致一波取消專案。47

澳洲提供中國企圖經濟脅迫的重要範例。在澳洲表明希望對 
COVID-19 的源頭展開更透明的調查之後，加上 Morrison 政府批
評中國濫用權力，中國對包括大麥在內的多種澳洲出口品實施關
稅作為報復。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指出，這也
對其他產品建立了無關稅障礙，例如木材和煤炭。48中國是澳洲最
主要的貿易合作夥伴，所以北京可能認為此經濟脅迫將迫使坎培
拉回到更通情達理的方式。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形象崩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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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軟實力

北京日益崛起的威權主義、與世隔絕、越來越狂熱地專注於習近
平的活動，以重建中國經濟、鞏固其第三任期，以及確立其統
治，在在都傷害了中國的形象。中國的威權主義（尤其在香港，
因為香港的媒體總部使得鎮壓事件較為廣泛曝光）已證明是北京
在民主國家中形象惡化的因素。

同時，中國的清零政策幾乎將其與外國人的連結切斷，傷害了
軟實力的投入。中國縮減了許多給外國人的學生和訪客計畫，這
曾有助於增加其海外形象，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旅客出國
人數也大幅下降，他們曾擔任與世界人民接觸的重要窗口（以及
歐洲、亞洲和其他地區許多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49六月下旬，
一名中國高層官員建議北京可再實施五年的清零政策（該政策正
使中國與世隔絕），然而中國審查者從中國的網路將相關留言移
除，所以並不清楚北京是否將繼續如此長期的清零時期。50

除了訪客和學生計畫，以及出國旅遊，與 1990 年代、2000 年
代和 2010 年代的績效相比，中國的其他軟實力工具也逐漸衰退。
北京試圖使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新華網，以及其主要國
營管道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還有全球英文印刷品主要管
道中國日報現代化。至少到最近幾年，北京企圖讓這些管道的聲
譽相對更好。利用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作為模型，中國國營
管道從全球主要媒體管道僱用受敬重的當地新聞工作者和記者。 
北京也增加國營媒體在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網站的曝光度。

2010 年代早期，CGTN 等部分品牌似乎具有挑戰 CNN 和 
BCC 等頻道的潛力，至少在開發中地區，CGTN 等管道常聚焦於 
其資源。

然而，除了新華網有潛力成為全球新聞領導者和主要軟實力
工具，大部分的國營管道無法達成高水準的收視率或收聽率。自
由之家（Freedom House）密切研究在美國的中國媒體的 Sarah 
Cook 認為，CGTN 的美國實際收視率甚至落後新唐人電視台，
該頻道為獨立中文電台，在數量更少的美國家庭中播放。51由 
Peilei Ye 和 Luis A. Albornoz 進行的中國環球電視網西班牙語頻道 
 （CGTN-Español）綜合研究，暗示該電視網的「觀眾和可見度仍
然偏低」。52CGTN 持續自我審查的風氣，隨著在烏克蘭的戰爭
使世界兩極化而加劇，而且似乎讓中國領導階層更為偏執，進一
步危及因從其他著名媒體組織挖角記者而逐漸削弱的僅存信譽。 
（多數聘用的記者現在已離開 CGTN 和其他中過國營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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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國 營 媒 體 的 巨 量 社 交 媒 體 追 蹤 人 數 ， 看 起 來 也
不太真實。CGTN 的英文頁面現在全球有超過 1.17 億
的 Facebook 追蹤者，是全世界人數最多的媒體公司。53

甚 至 連 強 硬 的 極 端 民 族 主 義 國 營 媒 體 報 紙 和 線 上 新 聞 管
道環球時報（利基出版物），在 Facebook 上也有超過 
六千五百萬追蹤者，比紐約時報還多。54然而全球新聞巨擘紐約
時報，其網站每個月大約有 2.4 億造訪次數，而以機構和總員工
人數來說顯得微不足道的環球時報，則大約有 3000 萬，明顯代表
其追蹤者人數可能是非自然充數而來。55許多其他中國國營媒體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帳號內容幾乎沒有線上留言，對於有多少真的
追蹤者更添幾分可疑。根據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報導，北京
在 Twitter 使用假的追蹤者轉發中國外交官的推文。56另外，在一
份研究中，商業出版品《Quartz》發現，許多中國國營媒體網站的 
Facebook 追蹤者來自以「經營『點擊農場』」聞名的國家，公司
可在點擊農場購買 Facebook 按讚、轉發，以及追蹤者。57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形象崩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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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日益惡化的全球形象無法徹底否定在其鄰近
或其他海外國家，握有大量軍事和經濟權力的能力。中國已經是
亞洲主要的經濟權力，尤其鑑於美國拒絕加入亞太貿易協定，或
對拜登政權提議的印太經濟架構中的亞洲國家作出任何有約束力
的特許權。58在台灣海峽，中國逐漸轉移權力平衡，並利用填土造
地和各種其他策略，邁向以軍事主導南海。59中國日益惡化的公
共形象、中央集權經濟，以及與世隔絕，都不會完全阻止其持續
的經濟崛起，或軍事現代化，或是習近平在國內鞏固政權。中國
越來越擅長運用「銳實力」（隱蔽且通常腐敗的方式控制媒體、
學術界，以及其他外國論述中心，並滲透海外中國社群），這很
可能也不會受到影響。60此方式已逐漸成為中國海外影響戰略的
中心，從澳洲、泰國到紐西蘭。61即便中國的人氣可能繼續下跌， 
中國還是擁有所有這些經濟、貿易、戰略，以及軍事工具。

損失商業同盟國和貿易協定

不過，北京崩解中的人氣確實對其外交目標建立了障礙，範圍從
外交到經濟，到全球治理到戰略。其一，隨著北京越來越不受到
信任（特別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後），中國失去了其他國家的主要
貿易支持者，例如德國的主要工業集團，在過去曾協助促進兩個
大型經濟體之間的經濟連結。62該工業集團對中國的醒悟，以及
德國整體對中國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都發揮了作用。榮鼎諮詢
（Rhodium Group）最近的資料顯示，曾讓德國公司趨之若鶩的
對中直接投資，目前已趨緩。63紐約時報報導：「中國歐盟商會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調查發現，
自［2022 年］1 月起，在中國的歐洲業務風氣已逐漸變調」。64  

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 
和軟實力崩解 
的延伸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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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在中國投資趨緩的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美國、部分亞洲
民主國家，以及德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隨著這些國家的貿
易組織逐漸不再為中國宣傳，以及這些政府對北京的敵意升高。
這些先進民主國家也對中國境內投資啟用更嚴格的政策，並且普
遍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 Jonas Parello-Plesner 提到「系統係對抗（歐盟
自 2019 年 3 月用於中國的官方詞彙，但初期很少使用）現在似乎
是此關係的明確稜鏡」。65

中國的日益好鬥、直言不諱，以及利用脅迫，在某些極為依賴
北京的產業和國家發揮了效用。中國壓制了某些主要跨國企業的
聲音，這些企業現在避免對該國進行任何批評，最著名的是好萊
塢，還有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連鎖
飯店，以及大型全球科技公司。66 

但對於許多其他國家和企業，中國更為強硬的方式產生了反效
果。好萊塢也許會讓步，但許多外國公司因為習近平日益擴張的
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而轉向，對於在中國進行新的投資逐漸感到
厭倦。漸漸地，這些公司將其製造生產分散至其他地點，例如巴
爾幹半島、中美洲、泰國和越南，儘管 Apple 等許多大型公司，已
將大部分的製造生產集中在中國，使這樣的分散行動可能顯得困
難且費時。67

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和軟實力崩解的延伸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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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隨著北京越來越孤立、極權、具攻擊性，以及親近莫斯
科，某些國家已經凍結與北京的大型協定。去年才公開猛烈抨擊
中國的「威權轉移」的歐盟，已凍結與中國規劃好的大型雙邊投
資協定，中國曾承諾為雙方帶來大量經濟效益。68凍結行動在烏克
蘭戰爭前就已經發生，中國和歐盟近期不太可能恢復協定。69根據
《Politico》，「歐洲議會最大黨團人民黨主席 Manfred Weber［
曾］表示：『提到中國，歐洲積極努力團結我們與美國的立場既
迫切又重要，以保護我們的共同利益，並堅定的拒絕北京對世界
各地盟國的侵略。』」70 

隨著中國拒絕放棄其稱為「無限制」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
係，歐洲國家也可能進一步擱置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正如美國
逐漸脫離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歐洲公司可能將製造生產移回歐洲
或其他地點，同時歐洲國家也可能對中國實施其他類型的貿易壓
力。71布魯塞爾已防止中國參與投標歐盟公開採購市場中的大型基
礎設施專案。72 

脅迫失靈

其他對北京的行徑感到憤怒的國家，瞭解到他們可以對其經濟脅
迫挺身對抗，削弱北京的威脅。如果中國不是這麼具有攻擊性，
這些國家可能永遠不會瞭解他們可以減少與北京的貿易。

澳洲是民意轉移導致對中貿易政策生變的重要範例，亦導致不
再依賴與北京雙邊貿易的策略。Ye Xue 在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的 
Interpreter 指出，中國對澳洲的制裁並未對澳洲經濟造成重大傷
害，僅減少澳洲整體對中國出口的 2 個百分比。73但是中國的制裁
確實刺激了澳洲政府（及澳洲產業），積極栽培新的市場以替代
中國。74Ye Xue 提到遭到中國脅迫最嚴重的澳洲產業，過去兩年已
開始有效轉移至其他市場。Ye Xue 寫道，中國「只成功降低了其
市場對澳洲的重要性，以及［減少］將貿易作為武器對付坎培拉
的恐懼」。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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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澳洲小很多也較無權力的立陶宛，提供另一個因北京經濟脅
迫導致對中國強烈反彈的範例。2021 年 11 月，立陶宛允許台灣
在其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設立代表處，名稱採用台灣而非台
北（中國認為嚴重受辱）之後，中國利用直接和間接經濟脅迫，
以處罰立陶宛。根據維爾紐斯大學 Konstantinas Andrijauskas 的研
究，中國展開報復的方式為對立陶宛的貨物課徵關稅，本質上為
未經宣布的禁運。76中國接著對波羅的海諸國進一步施壓，通知非
立陶宛的歐洲跨國企業，因為其產品含有立陶宛零件或成分，中
國不會進口其產品。如果在其他情況運用擴大施壓來懲罰觸怒北
京的外國企業，可能會對跨國企業和全球供應鏈造成巨大的延伸
性影響。77 

雖然與澳洲的經濟重要性差距甚遠，立陶宛還是在此事件中存
活下來。如同 Andrijauskas 在該紛爭的研究中指出：

中國擴大與立陶宛的雙邊紛爭，使影響範圍涵蓋更
廣大的供應鏈，並對其他歐洲國家施壓以孤立立陶
宛，截至目前對北京並未產生效用。確實，歐盟和美
國皆表達對立陶宛的明確堅決支持。布魯塞爾更發起
「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並
在 WTO 對中國提訴。在此同時，華盛頓和台北皆提
供維爾紐斯額外經濟支持，包括與美國進出口銀行
（American Export-Import Bank）的 $6 億美元出口信
貸協議，78以及⋯⋯用於雙邊合資企業的 $10 億美元資
金。79 

損失潛在戰略合作夥伴

公共形象不佳也阻礙了中國的戰略目標。從菲律賓、印尼到義大
利的民主國家，一旦中國的公共形象變得負面，政治人物便無法
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戰略連結，否則他們就要承擔失去選民支持
的風險。舉例來說，儘管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在其總統任期初期努力與北京建立更密切的連結，並減少馬尼拉
對美國的依賴，中國的好鬥、無力完成大型基礎設施協定，以及
在菲律賓民眾之間逐漸不得人心，限制了杜特蒂可操縱的空間。80 

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和軟實力崩解的延伸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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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菲律賓有過機會（並非只有杜特蒂在其總統任期初期推
動更緊密的連結），但中國錯失了這個機會。如同菲律賓著名的
分析家 Richard Heydarian 指出，在杜特蒂擔任總統初期，菲律賓
尋常百姓對於增加與中國的戰略連結持開放態度：「菲律賓民眾
偏好與北京建立承諾而非衝突的人數，從 2015 年的 43% 到 2017 
年急遽增加為堅定多數的 67% 」。81

不過，Heydarian 補充道，中國的攻擊性外交、不斷擴大其南
海主權主張，以及無力提供菲律賓更多的援助或基礎設施，導
致民意轉變：「杜特蒂總統任期過了一半［即 2019 年前後］，
但是，⋯⋯事實越來越清楚，中國對大型投資的承諾幾乎都不實
際」。該國的反中情緒迅速飆升，而杜特蒂本人不得不對北京南
海行動採用更強硬的辭令，最終，繼續甚至更支持對美國的戰略
連結。82

杜 特 蒂 的 六 年 任 期 現 在 已 經 結 束 了 。 新 的 總 統 小 馬 可 仕
（Ferdinand Marcos Jr.），歷史上也與北京有著密切連結。但
民意轉變後，小馬可仕追求北京的能力也將受到限制。83誠如 
Heydarian 提及，菲律賓和美國現在看起來關係相當穩固（雙方最
近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聯合軍事演習），考慮到北京的不得人
心，小馬可仕可能別無選擇地繼續轉向華盛頓。84

建立對抗中國的非正式和 
正式聯盟

菲律賓之外，對於北京的好鬥、權力和日益增長的脅迫感到恐懼
的國家，正在各個區域建立對抗中國的非正式聯盟。從控制半導
體製造和聯盟，以阻止大型中國公司到建立次世代無線技術，到
為了約束北京而建立新的軍事關係類型。85政治科學家 Michael 
Beckley 回應中國蠻橫的外交手段、衰退的軟實力，以及日益頻繁
的脅迫時提到：「許多世界主要的經濟體正聯手發展新的貿易、
投資和技術規範，含蓄地差別對待中國」。86

對於中國控制無線網路（當今傳送資訊的重要渠道）與日俱增
的恐懼，促使美國對華為下達禁令，也使許多考慮允許華為搭建 
5G 寬頻行動數據系統的歐洲國家，改變作法並改為選擇其他公
司。87即使是在東南亞和太平洋某些地區，中國電信公司已大舉
侵入，但對中國的恐懼使得對中國搭建的電信設施的態度有所轉
變。包括澳洲、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等國在內，曾熱切追隨
華為，也已選擇其他 5G 提供者，以搭建其網路（有些東南亞國
家，例如印尼，選擇了華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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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根據 Beckley，全球行動數據市場中多達 60% 的國
家，現已對華為下達禁止或實施限制。89在此同時，亞洲國家正在
建立各種較為正式的戰略連結，從 AUKUS（美國、澳洲和英國）
到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國、澳洲、印度和日本），以保護
他們對抗中國崛起的軍事力量。90 

削弱任何可能的軟實力轉變

中國的負面形象也正在削弱其軟實力，使其更難以在接下來五年
修復負面名聲。清零政策時代缺乏的軟實力（訪客計畫、新聞工
作者培訓計畫、孔子學院、提供學生前往中國留學的計畫），讓
北京更難以散播其發展模式。北京的形象已糟到令人難以接受，
使得許多國家關閉孔子學院、禁止或減少接觸中國國營媒體管
道，以及限制其他潛在中國軟實力來源。91美國和歐洲許多的大學
關閉了孔子學院，還開始切斷與中國姊妹學程的連結，有時將姊
妹學程改至台灣。92美國、澳洲和歐洲也開始嚴密檢查外國對其國
內媒體和資訊部門的投資，這將使中國公司更難以買下其他國家
的媒體資產，並將其論述轉為更親中的立場。

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和軟實力崩解的延伸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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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失去領導全球的機會

中國仍然非常強大，但衰弱的軟實力和負面形象，限制其國際影
響力和全球領導地位。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信任所剩無幾，而由於
清零政策，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這幾年一直留在中國，中國領導
氣候變遷等議題的能力已減弱，其曾一度專注於擔任全球主要角
色。即使中國大量投資潔淨能源，並且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
體排放國，中國的領導能力正在衰退。93 

同樣地，在其所在地區疏遠了太多國家，中國領導亞洲貿易整
合的能力已式微，然而由於美國並未參與其中，中國仍然可以發
揮一點領導能力。但是，中國的不良形象，讓其他區域強權（如
日本）變得更積極領導整個亞洲貿易整合。

中國國內的 COVID-19 問題、日益崩壞的全球形象，以及習近
平的不願出國，都損害了北京推廣其發展模式的努力。其他國家
可以觀察今日的中國，並發現儘管仍達成顯著成長，中國的最高
領導階層已僵化，也無力制定能讓中國免於封城和孤立的防疫策
略。其他國皆甚至可以從國際新聞媒體中看到，上海市民對中國
不變的清零策略有多灰心，讓上海人公開批評政府，這在今日的
中國極為罕見。94

以公共健康整體來看，全球對中國缺乏信任，以及北京自身
無法擺脫清零策略，已逐漸削弱北京在領導方面的努力。即使
中國向其他國家捐贈了數量可觀的疫苗、口罩，以及其他用品，
北京的健康領導能力正在衰退。當然，中國的疫苗沒幫上忙，
非 mRNA 疫苗的效力不如輝瑞（Pfizer）或莫德納（Moderna）
mRNA 疫苗。95確實，某些國家，例如起初接種中國疫苗的馬來西
亞，已決定改為依靠 mRNA 疫苗。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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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全球形象重挫、與俄羅斯更緊密的戰略連結、與世隔絕，
以及疏遠許多國家，皆提供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反應的機會。中
國日益崩壞的形象潛在地允許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緩和某些北京
更危險的行動。不過，這些國家這麼做時，必須避免製造極端危
險的第二次冷戰環境，即明確使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與獨裁統治國
家對立。

為了對中國崩壞的形象做出回應，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採取下
列步驟，以便更能瞭解和對抗中國的全球影響努力。

	• 美國及其盟國需要瞭解中國哪些軟實力工具仍有效，以及哪些無
效且不可能改善。目前，許多國家的意見領袖焦慮地談論中國國
營媒體和其他軟實力工具的散播。但是他們通常沒有研究國營媒
體受眾市佔率，或是在不同國家信任或追蹤 CGTN、CRI 或其他
中國管道的受眾有多微乎其微，除了新華網，該網站有潛力成為
中國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來自美國國會和其他民主黨參與者的資
金，以執行中國國營管道和其他中國資訊活動的研究，會是瞭解
中國在全球媒體和資訊環境中的實際觸及情形很重要的資源。97 

	• 美國及其盟國應揭露中國在其國營媒體和其他管道日益頻繁地運
用假消息，以及採取步驟處理此情況。不同於某些中國國營媒體
和資訊工具，假消息可能非常有效。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官員應「
事先揭穿」中國在假消息的努力，如同拜登政權成功在烏克蘭戰
爭前揭穿俄羅斯的假消息。他們也應該積極凸顯中國對俄羅斯

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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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緊密的連結，以及越來越樂意代表克里姆林宮散播假消息。 
美國還應該使用國會託管資金，支持其他國家的獨立媒體和數位
素養努力；台灣和芬蘭這兩個國家，擁有為其公民建立數位素
養計畫的查證模型。此外，獨立媒體通常已提供對抗假消息的壁
壘，並率先揭發中國經濟脅迫行徑。

	• 美國及其盟國應發展外國投資其境內媒體和資訊管道的國家檢測
機制，以限制中國透過更大且更不透明的媒體和諮詢管道投資，
在海外暗中進行媒體影響。美國擁有外國投資檢測機制，但並非
總是對媒體和資訊仔細檢測，而且許多民主國家沒有這樣的檢
測機制。可以肯定的是，其他主要民主國家，例如澳洲和歐盟，
已採取此類措施或正對此進行討論。但是所有擔心中國影響的國
家，都應該運用國家外國投資委員會，來評估對媒體和資訊的投
資，採用與評估外國投資半導體等敏感領域的相同方式。

	• 美國及其盟國應關注中國對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CCP）的批
評。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領袖太常使用廣泛謾罵來譴責中國，
看起來好像他們的問題是一般中國民眾的問題。98如此對中國境內
和世界各國的中國人民的污名化，只會適得其反。99相反的，民主
國家應維持聚焦在 CCP 和習近平本人。

	• 美國及其盟國應支持面臨經濟脅迫和外交霸凌的國家，例如澳
洲和立陶宛。美國官員和其他民主國家領袖，應嚴辭譴責那些行
為，並利用高峰會和其他會議，以及社交媒體，凸顯中國對其他
國家與日俱增的經濟和外交霸凌。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也應該採取
行動，對那些遭到中國以各種方式阻撓的國家的產品開放其國內
市場。對於面對中國脅迫但較不富裕的國家，美國及其合作夥伴
應準備好提供有限的補助金和貸款，歐盟對立陶宛提供此類協
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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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利用北京目前的不得人心和失策，建立新
的合作關係，並使現有的關係更為深厚。這應該包括使 Quad 成
為更健全的防禦合作關係，並在未來可能加入新成員。利用中國
的失策，還應該確實包括與美國在東南亞、泰國和菲律賓的協定
盟國重建動盪的防禦和戰略關係，儘管泰國的半專制政府，以
及菲律賓選出小馬可仕作為新總統。經濟方面，應該包括將尚未
成熟的印太經濟繁榮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轉變為不只是談論公事——而是最終提供簽署的國家
進入美國市場的協議，以便使這些國家同意數位貿易、供應鏈，
以及其他議題的區域規範。提供進入美國市場將有助於帶動更多
國家堅定地加入協議，並增強合作關係以作為對抗中國的壁壘。

	• 美國及其合作夥伴還應該加速投入心力，以限制中國存取重要
先進的技術，如最尖端的半導體及其製造設備，華盛頓已經開始
與包括日本、南韓和荷蘭在內的許多國家合作此事宜。美國應該
與歐盟及其亞洲合作夥伴合作，防止華為和其他大型中國公司在
歐洲國家發展 5G 基礎設施，這些國家尚未決定次世代網路提供
者。101華盛頓也應該增加與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盟國的研究合作
關係，針對重要技術主題，如人工智慧、物聯網，以及其他中國
已略有斬獲的領域，同時將北京排除在這些研究合作關係之外。

	• 隨著中國不斷搞砸外交，並藉著清零策略使自己與世隔絕，美國
及其合作夥伴應重新投資其本身的軟實力優勢，包括重整在之前
的政權遭到嚴重破壞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自由亞
洲電台（Radio Free Asia），並確實派任大使前往世界關鍵合作
夥伴國家。儘管美國各個部門的主要官員過去幾年已拜訪亞洲，
展現美國對此地區的價值，中國在此區疏遠了許多國家，目前，
美國的重要合作夥伴，如泰國和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尚無參議院認可的美國大使。102 

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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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太平洋島嶼缺少美國大使，也沒有任何重要的美國存在形
式，而中國在當地正發揮主要戰略和經濟影響力，促使太平洋國
家與北京簽署各種協議。如果中國繼續沿著目前的路線，只會讓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更輕易地加速在他們之間建立的聯盟和平。不
過，如 Martin 在其中國外交的著作中提到，北京過去曾有幾次
急遽轉變外交策略。中國可能從霸凌外交和經濟脅迫回到較柔性
的方式。103即便在今日，中國試著適應其 BRI，將訊息傳送轉移
為凸顯 BRI 專案為接收國在當地帶來的好處。美國及其合作夥伴
應該準備好面對這樣的可能性，不論機率多小，即北京不再採取
攻擊性外交、脅迫和與日俱增的仇外，並減少與俄羅斯的關係，
後者已使其國際名聲付出巨大的代價。作為回應，美國及其合作
夥伴，儘管不必然拋棄新的關係，應該準備好試著再次與中國，
就重要全球議題更為密切地合作，如氣候變遷、貿易，以及疫
情等。

	• 最後，如果主要民主國家希望對中國模式提出清楚明確的替代方
案，也應該採取措施，確保其民主制度仍保持公平、自由和充滿
活力。除了其他努力方向，他們需要確保權力和平轉移、自由公
平的投票環境，以及能夠通過實際法案的議會。如何達成這些雄
心勃勃的目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但民主國家應該向中國提
供充滿活力的替代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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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北京在全球舞台表現不佳，民主國家領袖可能忍不住覺得乾
脆讓北京繼續犯錯，並慶祝中國如何疏遠其他國家。但他們不應
該慶祝。他們應該採取適當的措施，瞭解中國軟實力成功和失敗
的面向、保護免於霸凌和經濟脅迫、開發替代市場，以及使自己
日益混亂的民主制度繼續運作。

北京仍然有強大的權力。北京有能力適應和轉換外交政策，
而且儘管減少了其作為全球領袖地位的重要性，許多議題仍需要
北京的合作。確實，美國和其他合作夥伴絕不能摒除這個想法，
不論所有跡象皆指向反面，北京在某些議題仍能扮演全球領導角
色——即使北京這麼做的同時，其國內越來越專制。民主國家應該
保留機會，即使在習近平政權下，中國仍會在世界經濟、環境和
貿易系統的某些面向中扮演正面角色。

結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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